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666 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号零售价：1.20元年价：238元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张
景
中

王
元

“中国成语说，不要班门弄斧；我的

看法是：弄斧必到班门。”数学家华罗庚

曾这样说。

在数学家、教育家张景中院士眼里，

华罗庚即是中国现代数学界的鲁班。他

把华罗庚“弄斧必到班门”的格言理解

为，做学问要善于看看大科学家都在关

心哪些问题，要善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这样才能思考得更深、看得更远。他不是

华罗庚的弟子，但在他的学术成长生涯

中，却有几件事情与华先生有关，使他终

生受益和怀念。

王元：驰骋在数学天地
姻杨静

心无旁骛

青少年时代，王元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与
英语。

数学理论的精确与逻辑的严谨令他着迷，尤
其是平面几何中的“假设—求证—证明”的模式
深深吸引了他。通过对题目进行细致分析，逐步
深入求证，有时还要加上几条“辅助线”才能完成
问题的证明———这种经过反复思考后才能找到
解决问题线索的过程，激发了王元无穷的兴趣。
每当经过一番努力将问题解决，总能给少年的他
带来兴奋与满足。

上高中时，王元迷上了欧美文艺电影。《魂断
蓝桥》《战地钟声》《居里夫人》《翠堤春晓》《王子
复仇记》《煤气灯》等，以及一些根据狄更斯小说
改编的电影，演员高超的演技与动人的故事情节
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时的王元兴趣非常广泛，课余时间除了喜
欢看小说、电影、演出，也爱好下象棋、打桥牌、游
泳。他后来在书画上的造诣，就是在那时打下的
基础。

地理、历史、博物这些以记忆为主的功课对
王元吸引力不大，他觉得自己看看课本就懂了，
不愿意下更多功夫、花更多时间，所以他的综合
考试成绩只在中等偏上。1948年，18岁的王元考

入国立英士大学数学系，这时他开始后悔没有集
中全部精力在课业学习上。

1949年，国立英士大学大部分并入浙江大学，
王元也因此进入浙大数学系。为了赶上学习进度，
他逐渐放弃了所有的业余爱好，全身心地投入到数
学的学习中。有一次，杭州放映《飘》，这曾是王元中
学时很想看的一部电影，但此时的他对此已经没有
丝毫兴趣了。

1952年，王元以优异成绩从浙大毕业，分配
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在这里，王元为
华罗庚所看重，在华罗庚的指导下主攻数论。

青年成名

哥德巴赫猜想是德国人哥德巴赫在 1742年
写给大数学家欧拉的信中提出的：任何一个大于
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由于是两个素数之
和，故此问题可简记为“1+1”，这成为简记哥德
巴赫猜想的一个符号。
哥德巴赫猜想提出后，在 170年间，尽管许

多杰出数学家为证明这个猜想作出了许多努力，
但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研究方法，没有任何实质
性的进展。
直到 20世纪，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终于有

了突破———1919年，挪威数学家布朗证明了每
个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两个正整数之和，其中每个
整数的素因子个数都不超过 9，可简记为“9+9”；
1924 年，德国数学家拉代马哈证明了“7+7”；
1932年，英国数学家埃斯特曼证明了“6+6”；苏
联数学家布赫夕塔布又于 1938年与 1940 年分
别证明了“5+5”与“4+4”。

这些数学家就像运动员一样，向彻底证明哥德
巴赫猜想的终极目标冲刺，不断刷新着世界纪录。
华罗庚认为哥德巴赫猜想与解析数论中所有

的重要方法都有联系，因此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主题
来学习，将会极大提升解析数论的研究高度。因此
在 1953年，华罗庚亲自领导了两个讨论班：“数论
导引”讨论班与“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

王元参加了这两个讨论班，潜心钻研，除了
找不到布赫夕塔布的文章外，他很快就读完了哥
德巴赫猜想讨论班计划中的全部必读文献。

1955年，波兰数学家库拉托斯基来北京访
问，他带给华罗庚一些波兰数学家的论文单印
本，其中有希尔宾斯基与辛哲尔关于数论函数的
文章。王元读过文章后，想到可以用布朗筛法改
进辛哲尔的结果，并撰写成文。于是，辛哲尔与王
元合作完成了两篇文章，分别于 1956年、1958
年发表在波兰的学术期刊上。

1956年正值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我国自己
培养的年轻数学家能与外国数学家合作并在国外
发表文章，被当成了一件大事，不少报纸纷纷报导，
《中国青年报》用整版篇幅加以介绍，引起了轰动。

当时只有 26岁的王元被树立为向科学进军
的典型，成为全国的新闻人物。但王元清醒地知
道，这只是一次“偶然”的小成功，对报纸的宣传
并未放在心上。

“要做大问题”

在王元写出第一篇文章时，老师华罗庚很是
高兴。但当王元做出第二篇文章时，华罗庚很不
高兴地说：“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所谓“速
度”，就是要出成果，所谓“加速度”，就是成果的
质量要不断提高。他严肃地告诫王元：“你要做大
问题才行。”华罗庚的话引起了王元的深思。

王元开始把目光放在了哥德巴赫猜想这一
世界著名难题上，尝试改进已有的结果。他迫切
地想找到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计划中唯一没读
过的材料———布赫夕塔布的文章。

这时中科院的图书馆进口了一批旧的俄文杂
志，王元听说后，马上赶过去借阅。这批杂志刚运到，
还没有编目，堆放在书库的地上。在王元的恳请下，
图书管理员同意他在书库就地翻看。于是，王元花了
一整天的时间，抄写了布赫夕塔布的两篇文章。

很快，他就弄懂了布赫夕塔布方法就是一个
恒等式，也可以看作筛函数的一个递推公式，每

递推一次，筛函数的上、下界估计就可以得到一
些改进。

当时王元对筛法技巧已经非常熟悉，“技巧
已在指甲尖上，只要有一点刺激就会开花结果”。
他把塞尔贝格的筛法和布赫夕塔布的方法结合
起来，在 1956年成功证明了“3+4”。同年，苏联数
学家阿·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1957年，王
元又证明了“2+3”。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站到了
这一世界著名数学难题研究领域的前列，其成果
为国内外有关文献频繁引用，并因方法上的创新
而对后续的研究产生了影响。

这一研究成果成为王元数学生涯中最闪亮
的篇章，也奠定了中国数学家在哥德巴赫猜想上
不断取得成果的坚实基础。

潜心中国数学事业

随后，王元将主攻方向转向了数论应用的
研究。
王元与华罗庚合作，将数论方法应用于多重

积分计算，创造了在国际上以“华—王方法”著称
的数值积分方法。他们的专著《数论在数值分析
中的应用》英译本由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
后，英、德、日、奥等十多个国家的 14本数学杂志
予以好评，认为“就抽象数学的应用而言，该书本
身就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例证”。

上世纪 80年代，王元深入到纯粹数学的另
一个前沿领域———代数数论。他在这一时期的
工作，以专著《代数数域上的丢番图方程与不等
式》的出版而画上圆满句号，国外专家对此评
价：“对哈代—利特伍德圆法有关的文献的有价
值的贡献。”

此后，王元与同事方开泰合作，将数论方法
应用于数理统计，创造了在工农业生产与国防部
门有广泛应用的“均匀设计法”。这方面的工作受
到钱学森、朱光亚等科学家的重视，专著《统计中
的数论方法》被国际同行誉为“有高度思想挑战
性的书”“应归入有价值的统计文库之中”。

在沉心于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王元也十分
重视数学发展的历史，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对哥
德巴赫猜想历史做了附有原始文献的系统梳理。
他的传记作品《华罗庚》有极为广大的读者群，并
获“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金签奖，斯普林格出
版社出版了英译版，是该出版社迄今为止出版过
的唯一一部中国数学家传记。

除了个人的数学研究，王元为中国数学事业
的整体发展付出了巨大心血。

1984 年初，王元被任命为中科院数学研究
所所长，在任期间他与杨乐共同倡导中国首个
数学开放研究所。之后他出任中科院数学与系
统科学研究院首届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位，为
办好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数学科研机构作出
了重大贡献。

1987年，王元被推举为中国数学会理事长，
直到 1991年。在任期间他为团结全国数学界、促
进中国数学的全面发展做了大量务实的工作。其
间，他领导组建了中国数学会奥林匹克委员会并
担任首任主任，还出任第 31届国际奥林匹克数
学竞赛组织委员会副主任，为健康发展我国奥林
匹克数学竞赛事业、提高我国青少年数学整体水
平与国际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元在数学天地的多年耕耘使他赢得了众
多奖励并享有国际声誉———他于 1980年当选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先后荣获国家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1982）、何梁何利奖（1994）、华罗庚
数学奖（1999）、陈嘉庚物质科学奖（2000）、吴大
猷科学普及著作奖金签奖（2002）、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2008）；在国际上，他被聘为世界科学
出版社顾问、联邦德国《分析》杂志编委及斯普林
格《图论与组合》杂志编委等。

王元一生为人低调、淡泊名利、待人谦和，
“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正是这高尚的品德使
他能够自由地驰骋于数学天地。

大师远去，风范长存！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王元学术成

长资料采集小组负责人）

华
罗
庚
︵
左
︶
与
王
元

王元（1930—2021），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在解析数论、代数数论、数论方法应用上取得了卓越成就，是新中国数学事业的
先行者之一；他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使中国第一次站到了这一世界领域的前列；他与华罗庚一起开拓了高维数值积分的研究方向，
并创造了“华—王方法”，在国际数学界享有盛誉……

5月 14日，这位把毕生心血奉献给祖国科研和教育事业的科学家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享年 91岁。在此，我们特刊发由王元学术成
长资料采集小组成员撰写的纪念文章，重温他的学术历程和人格魅力，以表缅怀。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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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中：弄斧到班门
姻彭晓伟

一位“特殊读者”的来信

1955年暑假，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读完
一年级的张景中没有回家。除了游泳、打乒乓球
之类的体育锻炼外，他把更多时间用来自学。

他买了一本由杨永芳翻译、苏联人亚历山大
罗夫著的《集与函数的泛论初阶》。通过自学，张
景中掌握了书中关于无穷集合的知识。联想到刚
刚学过的《解析几何》教科书上的一个命题：函数
方程 f（x+y）=f（x）+f（y）的连续解只有 f（x）=cx，
他进一步思考：假如不限制连续性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可以找到它的全部解？大胆假设、小心求
证，张景中很快找到了确定这个函数方程全部解
的方法，并写成论文寄给了《数学进展》杂志。

不久，张景中便收到了编辑部寄来的校样。
论文最终发表在《数学进展》1955年第 4期上。
张景中那时候觉得，在上学期间就能够独立发表
文章，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可是，没高兴多久，编辑部来信了。信中说：
有读者提出询问，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已经做了哪
些工作？因为之前没有查阅文献，既然编辑部来信
询问了，张景中只得老老实实去补做这项工作。

在图书馆查阅三周后，张景中伤心地发现，
早在 1920年德国的哈默尔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
题，而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专门提出了一个概
念———“哈默尔基”。查清原委后，张景中给编辑

部回信，说明自己原先对文献不够了解，现在已
经查出来了，有人已经做过这项工作了。编辑部
也在杂志中特向读者发了致歉说明。

之后北大数学力学系四年级学长邵品琮告
诉张景中，编辑部的信函是根据华罗庚的意思写
的，信中的“读者”正是华罗庚。华罗庚当时是《数
学进展》杂志主编，这期稿件刊发前，他因在国外
没能看到。

文章刊发后，他回国才看到，“糟了，这工作
怎么你们又登了？外国 1920年就有过了……”编
辑部同事告诉华罗庚，这是北大一年级的学生写
的。华罗庚觉得一年级的学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很不错的，但应该让他知道科研的规矩，要
先了解这方面别人已经做了什么工作。于是便让
编辑部给作者写了信。

经过此事，张景中深刻认识到，“想得多但读
得太少”是自己的一大缺点。做科学研究要先研
读前人的工作，这是入门的规矩；在科研工作中，
如果文献知识不够，要么遗漏有价值的工作，要
么和已有工作做重，要么就是即使自己做出来了
也不知道价值究竟有多大……

有了这次深刻教训，张景中在后来的科研经
历中，养成并始终保持着读文献着重读“摘要”和
“展望”的习惯。

受教于《数论基础》序言

因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 2月，张景中到
北京清河农场劳动教养。其间，张景中常常要从
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白天上工，晚上开会学习。有
时候为了赶工程进度，经常星期日也不能休息。
即便如此，张景中也没忘记他感兴趣的数学。他
随身带有几本书，其中最常翻看的是苏联维诺格
拉多夫院士的《数论基础》。

这本书的中文版是裘光明翻译的。本来华罗
庚也已经译出，但他回国后见裘光明已经翻译，
就没有出版自己的翻译稿，而是为裘光明翻译稿
的出版写了序。

序言中，华罗庚为该书作了指导性介绍，并强
调，如果读这本书而不看不做书后的习题，就好像
入宝山而空返，把这本书最重要的部分忽略了。

张景中牢牢记住了华先生的序言，在每天上
工前就把习题中的一个记下，上工和下工的路上
在脑子里做习题。

他一个一个习题做，有时候夜里睡在床上还
在想这些习题。等到有笔和纸的时候，他再把想
的过程写下来。能够一步一步写出来，就说明想
对了；如果写不出来，就说明有些地方还没有想
好，他就接着再想。

久而久之，这对提高他的思维能力和锻炼记
忆力大有帮助，也使他逐渐养成了不用纸笔想问
题的习惯。

获益于《积分的近似计算》

“文革”结束后，张景中被安排回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农二师二十一团基建连养猪。1976年底，由
于养猪养得好，于是大家推举他当“学大寨积极分
子”。此事报到团里，团里不批，降格为通报表扬。后
来连里调他当“上司”，负责管伙食账、卖饭票，到
供应社领菜、领肉等。

这是个较为轻松的工作，张景中便有了更多
时间去思考数学问题。他记得华罗庚曾在《积分
的近似计算》一书中讲过巴芒（苏联数学家）计算
台形体积的公式。这公式不便计算，并且对简单
形体不能给出准确值。经过一番琢磨，张景中提
出了另一个消除这些缺点的公式，并将结果整理
成论文投给了《数学的实践与认识》杂志。
“上司”当了大概半年，张景中又被调回二十

一团子女中学教书。一开始还有人反对，恰巧这时
团里收到广东肇庆师范学院商调张景中的函，团领
导认为，既然人家认为张景中可以教大学，那自然
也是可以教中学的。于是对于商调一事，团里未
批，但把张景中重新调回中学当代课教师。

1978年春，在中学讲台上的张景中收到了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杂志的来函，信中函告《关

于台形体积的计算公式》一文已通过审稿，可以
发表。但强调文章不能用作者本人的名字发表，
如何署名要与二十一团政治部商量。二十一团政
治部领导经过研究之后，最终杂志编辑部采用的
署名为“新疆巴州廿一团场子女中学数学组”。

这是张景中被错划为“右派”20年来发表的第
一篇文章，恰与阅读华罗庚先生《积分的近似计算》
一书有关。此前他也曾将自己思考的一些结果整理
成文投稿，但都石沉大海。后来才知，“右派分子”的
文章过不了政审关，是不能发表的。

《 年全国中学数学竞赛题解》

前言的感召

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广纳人
才。在北大校友和老师推荐下，1978年 12月，张
景中受邀到中国科大作学术交流。从新疆抵达合
肥的当天晚上，他正好读到了刚出版不久的
《1978年全国中学数学竞赛题解》，很快便被此
书的前言所吸引。前言的作者正是华罗庚。

在前言中，华罗庚提到了 1978年全国中学
数学竞赛命题工作中的一个插曲：本想把光折射
不等式的证明作为一个题目，但由于没能找到使
用中学数学知识的解法，才出了另一个与反射有
关的题目。

张景中觉得，像华先生这样的大师，当时不

但亲自主持中学数学竞赛的命题工作，还自己参
与设计题目；想到一个好题目但找不到用中学数
学知识解题的适当方法，还把这情形公之于众。
只有真正的大师才能如此热爱数学而关心后进，
才能如此实事求是而虚怀若谷。

在华罗庚治学精神的感召下，张景中彻夜未
眠，想出了光折射不等式的两个初等证明并整理成
论文，投给了《数学通报》杂志。当时，《数学通报》杂
志编辑部同时还收到了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老师马
明给出的四个证法。后来编辑部把提到华罗庚的内
容删去，把马明的四个证法和张景中的两个证法加
以综合，发表在了《数学通报》1979年第 3期上。

在华罗庚所写的前言中，还提到了一道包含
“射影几何基本原理”的题目：任意四边形 ABCD
的对边 DA 与 CB 延长后交于点 K，AB 与 DC
延长后交于点 L，对角线 AC和 DB延长后分别
与 直 线 KL 交 于 点 G 和 点 F， 求 证 ：
KF/LF=KG/LG。此题没有给出什么明确条件，
几条线相交，就要凭空证明一个比例式，实在引
人入胜。

华罗庚提倡“小敌不侮”，在前言中使用完全
初等的方法一丝不苟地给出了解答。在学习了华
先生的证明后，张景中发现，华先生的证法构思巧
妙，但由于所用工具限于初等，证明过程叙述起来
较长，不易为中学生所掌握。而且证题过程中，华先
生还用到了“同理”“同样可以得到”“类似地可以证
明”等略述语，否则的话，证明过程会更长。

张景中想，能不能用更为简单的方法给出证
明，以使中学生能够更容易掌握。经过反复思考，
他终于用面积方法给出了更简单更为初等的证
明。后来他将这一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数学教
师》杂志上。

经过此事，张景中再一次深深感受到了大师
的学术风范，同时，也正是大师所关注的问题，促
使他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题目
虽然是小题目，连大数学家一时也难以提供十分
简单的方法，而他用面积方法却做到了。这使他再
一次领略了面积法解题的威力，加深了对面积法的
认识，并为他后来提出“教育数学”思想和在 20世
纪 90年代以面积法为基础建立几何定理机器证明
的消点算法，进一步打下了基础。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

授、张景中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负责人）

“


